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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讀關於優秀運
動員和教練員的文字，
無論是他們自己寫的，
還是記者採訪的。他們
是在風口浪尖生活過的
人，經受過生命的高峰
體驗；他們見過大場面

，有旁人難得的國際視野——若將其所思所想
公之於眾，往往耐人咀嚼。

林丹是是當今世界羽壇的頂級球員。春節
期間，他看完澳網男單決賽後有如此感想：
「那場比賽耗時五六個小時，電視台完完整整

地做了轉播，如果換成羽毛球賽，不知道電視
台還能否有這樣的耐心？」 「中國的羽毛球運
動很熱，但比起網球，羽毛球的推廣還有很大
差距。」 「羽毛球應該加快職業化進程，吸引
更多的世界高水平運動員來中國聯賽打球。」
林丹對於這場比賽本身的評價是， 「比賽打到
這樣精彩的程度，已沒有失敗者。小德和納達
爾都是勝利者。他們都已不僅僅在為獲得勝利
而戰，結果對於他們來說已在其次。」 林丹表
示， 「這或許就是體育運動最終追求的那種價
值，我看這場比賽也很有感觸，我希望等我已

經無力再爭奪第一的時候，我也能以這樣的心態繼續站在賽
場上，不求結果，只求最完美的表現。」

從地方來到國家隊，再從國家隊到地方，這是蔡斌十六
年女排教練生涯的寫照。結束國家隊教練工作後，蔡斌也有
走出去的機會，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留在國內，擔起北京女
排的教練工作。蔡斌講， 「國家隊是用人的地方，不是培養
人的地方，如果國家隊的隊員還要補基本功，哪有這個時間
？因為國家隊有那麼重的比賽任務。國家隊隊員如果基本功
還有很大的問題，那說明是我們基層的工作沒做好。」 「中
國女排要想真正復興還得靠地方，地方能輸送好的人才，中
國女排才能復興，否則，光喊復興的口號是沒有用的。地方
有沒有人才，這不是國家隊主教練所能左右的，這需要地方
上通過實實在在的培養工作來落實。」 蔡斌以他的 「緊跟世
界潮流，保留中國特色」 的理念來抓北京隊的訓練已初見成
效，近期看過北京隊比賽的行家紛紛評論這支隊伍的球風有
些像歐洲球隊。在蔡斌的指導下，北京女排由乙級隊晉升為
甲級隊，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聯賽裡進入了前八名。

如今林書豪已成為華人的驕傲。在尼克斯戰勝森林狼的
新聞發布會上，林書豪用流利的漢語回答一位日本記者的提
問後對他說： 「麻煩你跟你的同胞說一聲，釣魚島是中國的
。」 日本記者說： 「至少在地理上，釣魚島離日本更近。」
林書豪淡淡地說： 「在地理上，日本四島離中國也很近。」

林書豪的突破引起我國體育界反思——一個國家的籃球
隊，如果沒有一名優秀的控球後衛，是難以越過世界第八名
這個成績的。姚明說，他相信在中國內地，也有許多像林書
豪一樣具有如此天賦的球員，但他們沒有成才。他還說，
「你必須要記住，這並不是一項身體的運動，更是腦力和意

志的對抗。林書豪很聰明，你可以從他的球風看出來，他的
球商很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情商也很高，他知道如何與人
相處和溝通。」

在我小時候， 「老實」
還是個褒義詞。有時鄰居誇
我 「這孩子挺老實的……」
，我父母便一臉笑容，很受
用的樣子。後來漸漸地 「老
實」就有點貶義了，與 「傻

乎乎」、 「木訥」、 「沒用」成了近義詞。 「我
看你這個人平時挺老實的，還戴着一副眼鏡，怎
麼這麼沒有公德？」某天上午，樓下有人吵起架
來。我到陽台上一看，原來對面二樓劉先生往窗
外扔了一塊橘子皮。清潔工之所以很憤怒，一是
因為她剛剛打掃完樓下空地，劉先生扔的不是時
候；二是因為劉先生是周圍人默認的 「老實人」
，他居然也這樣，清潔工覺得有些情何以堪。

「誰是老實人？誰是老實人？你別亂說！」
窗口前的劉先生漲紅了臉，彷彿受到了奇恥大辱

。兩個人吵了半天，照例沒有什麼結果，不了了
之。鄰居們此後便覺得劉先生其實也並不老實，
對此劉先生倒是認為因禍得福，我又好幾次看到
他往樓下扔雜物，似乎他很想鞏固大家對他印象
的這種改變。

「為什麼我們家的孩子都是老實人呢？以後
在社會上恐怕沒有多大出息……」近兩年，我常
聽到母親如此感嘆，大約是替我那兩個侄兒擔憂
。中國社會常常會出現這種怪現象，像我母親這
樣被公認的老實人，內心裡卻並不認同自己的人
生，好像自己的老實是被迫的，並非自願。之所
以沒有不老實，是自己沒那個本事，滑不起來。

對於侄兒們的老實抑或無用，母親歸咎於遺
傳基因，其實不然。她老人家像許多世俗中人一
樣，只看到不老實者佔便宜，老實人吃虧，沒看
到便宜往往也不是白佔的，其代價有時比老實人

吃的虧還大。
「大劉的兒子又闖禍了，把人打成了重傷，

賠了十多萬。大劉一年能賺二三十萬，不算少了
，可是十幾年來沒存下錢，老是兒子惹禍，他揩
屁股……」那天，母親說起一位親戚的孩子，頗
多感慨。我趁機讓她試想一下，要是我那兩個侄
兒也這樣，她受得了嗎？母親頓時覺得還是自家
孩子省心。其實許多看起來很強勢的青年，成長
過程中都會讓家長不省心。有些孩子之所以老實
，很多時候是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家長承受力有限
。一旦他們在外闖禍，家長 hold 不住，他們選
擇了 「老實」，實際上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

拋開成長期不說，那些敢於突破規則去超限
競爭的靈活人，他們的風險通常也是與收益成正
比的。只不過世人常常注意到他們光鮮的一面，
沒有看到他們出來混要還帳的時候。

官可以用錢去買，官可以
標價出售，中國幾千年的封建
社會簡直無奇不有。

《紅樓夢》第十三回 「秦
可卿死封龍禁尉，王熙鳳協理
寧國府」中，寫賈珍在兒媳婦

秦可卿出殯前，為了靈幡經榜上寫時好看些，使喪
禮風光些、體面些，與賈府這高門貴族相稱些，趁
着大太監戴權前來弔孝，向其說要給兒子賈蓉 「捐
個前程」的話。戴權見有銀可得，隨口賣了人情。
賈珍於是送了一千二百両銀子到戴權家去，為賈蓉
捐了個 「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 「龍
禁尉」一銜，顧名思義，即皇帝的近身保鏢，是個
非常重要的職務。賈珍雖然花錢買來的僅是個有名
無實的虛職，但卻有了面子，自認為還是值得的。

一部《紅樓夢》，有不少地方寫到 「捐官」，
如賈璉身上的 「同知」，賴尚榮的 「知縣」等，也
是捐來的官。榮國府的文字輩老大賈赦說： 「咱們
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熒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
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
這話告訴我們，那時除了讀書應舉之外，還另有做
官的門路在。

「捐個前程」，就是捐官，又稱捐納、捐班，
指向朝廷繳納錢糧買官做。買官，先得有人賣官。
這個不合法制的產物，自秦代始，《史記．秦始皇
本紀》載：秦始皇時，有一年國家賦稅收不起來，
皇帝下詔全國， 「百姓內（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這大概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明確的賣官制度性規
定。以後歷代沿習，到了清代，捐官成了政府公開

推行的一種制度。按清政府的有關規定，一般人只
要有錢，都可以買到官職。出錢少則買小官，買虛
銜；出錢多則買大官，買實銜。既然是一種制度，
中央賣，地方也可以賣；皇帝賣，太監也可以賣，
戴權答應賈珍為兒子賈蓉買個官的請求，就是 「代
權」賣。清初康熙時還僅限於文官，至雍正時捐納
武職也推行開來，乾隆時已可以遞捐參將、游擊、
都司、守備等。由於捐官之制氾濫，用錢買官，成
為當時重要的晉身之階；而賣官鬻爵，也成為朝廷
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康熙時，有一年光賣知縣，
就收入白銀二百萬両；乾隆時，每年賣官收入三百
萬両白銀；嘉慶時則達到四百萬両。而貪官污吏也
乘賣官之機錢權交易，中飽私囊。

清朝實行捐官制度後，大量謀官者用錢買到了
官，但買到的僅僅是一個職銜，並不是實職。要想
得到實職，必須等有官位空缺出來才能遞補上。這
就是說，得先買個銜，排隊等着。這種時時巴望着
補缺的官叫做候補官。《紅樓夢》第三回 「賈雨村
夤緣復舊職」就是寫賈雨村被參革職後通過賈政謀
得復職後補金陵應天府之缺的事。由於買官的人多
，候補的官也多， 「補缺」者有如今天的醫院掛號
看病，有關係者先上。時人譏諷 「過江官員多於鯽
」，就是說這種官實在太多了，《官場現形記》中
說： 「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
萬人。」

有清一代，官場如市場，又如一個大賄賂場，
官職的買賣和索賄受賄纏在一起，或公開交易，明
碼標價，露骨地進行；或偷偷摸摸，裝扮儒雅，暗
地成交。捐官靠的是錢，錢能通神，靠錢鋪路，大

量有錢而不學無術的財主少爺、紈褲子弟、酒囊飯
袋都可以捐個官，過過官癮。

不過，像賈珍這種圖虛名買官的人還是少數，
多數人破財買官還是為了發財。誰也不願意做賠本
的買賣，清代 「捐官」者認為，買官投入的資本能
夠創造出遠遠超過資本本身的價值，買官的目的就
是為了發財。因為他們知道， 「遍天底下買賣，只
有做官的利錢最好」，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一旦得到官，以權撈錢，在為官任上不但可以
將這個錢 「補」回來，而且還可以以本求利，積財
致富，靠手中的官職撈回白花花的銀子。由此，清
代衙門逐利風之盛，超過以往任何朝代， 「千里為
官只為財」，不是清代衙門中人的個體行為，而成
了一種整體取向。

進入二十世紀，買官鬻爵現象依然存在。一九
○二年，秋瑾的丈夫王庭鈞買了個戶部主事的小官
，秋瑾也得以夫唱婦隨來到北京。這看起來似乎極
不合理，但不合理的未必不合法，幾千年的中國封
建社會有個信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天下都是君主的私有財產，更何
況大大小小的官職！既然官職可以授予，為什麼不
可以作為商品出賣？

清朝是封建社會的 「末世」，中國幾千年封建
制度到了清朝就到了盡頭。清朝的滅亡原因多多，
有人說是封建制度的沒落，有人說是閉關鎖國拒絕
進步的結果，但政治上的腐敗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對老百姓而言，最大的腐敗是司法腐敗；對社會
而言，最大的腐敗是吏治腐敗。這兩種腐敗，在
《紅樓夢》中都有反映。

世事就是這樣荒唐，在新中國成立已半個多世
紀以後的今天，跑官、買官、賣官現象不但沒有絕
跡，而且在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所謂 「不跑不送
，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現象令人觸
目驚心。

由於買官賣官，各種各樣的怪事常常出現。有
真才實學者原地不動，無才無德者青雲直上；真幹
實幹者坎坎坷坷，奉承拍馬者春風得意；生性耿直
敢於指責時弊者被冷凍在一邊，喜歡虛吹 「政績」
報喜不報憂者想到哪裡就可以到哪裡，儘管到哪裡
哪裡都不行而他自己卻認為自己依然很行的；有昨
天還在會上大講廉政建設，而今天就被 「雙規」的
。真如《紅樓夢》所說 「你方唱罷我登場」， 「因
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說句實話，現實生活中
那些買官賣官的人所玩的 「把戲」，恐怕連戴權
、賈珍之流也自嘆弗如呢！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賣 「龍禁尉」給賈珍的
那個太監頭兒戴權未見受到什麼處理，而我們上面
例子中的賣官者卻都被繩之以法，受到了法律的嚴
懲，這是時代不同了的證明。

治國必先治官，治官務必從嚴。明初，朱元璋
汲取元代末期官僚腐敗，法制無存，導致滅亡的教
訓，肅正綱紀，親自主持制訂《大明律》，以 「重
典治吏」， 「罪之不恕」，嚴懲貪官污吏、嚴懲朋
黨為奸、嚴懲官吏失職。這種嚴法治貪，對貪污腐
敗的官員施以重刑的做法，很值得今天學習和借
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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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鄉的巨變，我簡直像棵老
槐樹感悟氣象，默然無語又喜憂參
半。這多半源於我的病久治不愈，
又年事日高，行動不便，用耳朵聆
聽多於眼睛的觀察。常常有 「不識
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
感嘆。

說起槐樹，它根系入土深廣，盤圍虯龍交錯、蟲穿鳥啄
，冠蓋豐茂寬博、上沖雲天、蔭蔽一方，與榕樹一起構成小
城的神樹，庇祐一方水土人心。記得市區八字橋頭那棵槐樹
蔭影下的月色，常使我幽情氾濫、流連忘返。十幾年前，此
二樹還散見於小城各處。如今安好？

城市向東一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地拓展，是大勢所趨
。高樓林立、道路寬敞，在電視屏幕上，可媲美很多大城市
，有時簡直分不出彼此。真是可喜可賀。但有時坐車繞城一
圈，回家也不免暗自疑惑，再這樣發展下去，它還是我的家
鄉嗎？

城市本質上是一件藝術品。建設現代城市需要創新創意
，需要現代理念規劃城市的風格和走向。更需要傳統、需要
記憶，需要世代傳承的生活積累和觀念延續。

溫州鹿城屬浙南名城，歷史悠久，近年裡緊隨內地城市
改造的浪潮，拆遷建設、建設拆遷，此起彼伏，大有雷霆萬
鈞之勢。大凡歷史名城，總有幾處讓人流連難忘的人文景觀
，哪怕微不足道，也屬本地居民的深層記憶，如香火至今鼎
盛的唐朝明剎江心寺和景山護國寺；凝聚國學大師孫詒讓心
血的溜園倒影；妙果寺的鐘聲，飄散着名僧大德的慈悲為懷
；早已匿跡的南門古老堂；破舊高牆上探出的玉蘭花；信河
街七十二條半小巷沿東屋腳下流淌的溪水；松台山八角井甘
冽的清泉，還有九三河西岸橘子林送給春天的清香和八字橋
頭大槐樹蔭下的月色。這些兒時熟稔的老建築和這方土地上
生長出來的水土風物，有的早已銷聲匿跡，有的正在消失，
也有的如槐樹、榕樹等，近年被圈地為牢，圍以鐵欄、豎起
牌子，得到保護。它們與其說是這個城市的靈魂，不如說是
生於斯長於斯居民集體心事和城市記憶。如果沒有了集體心
事，沒有了城市記憶，人雖然可能會變得很純粹，但也會輕
飄飄。世界雖大，愛卻無所適從。故鄉的根對每個人都至關
重要。愛國欠空泛，愛家鄉則可以具體到上述那些熟稔的一
磚一瓦、一草一木。當然，建設現代化城市需要拆遷、需要
除舊建新、需要規模和瑰麗，眼光前瞻，選擇主義和標籤。
如果有一天，人真的變成人民、個體變成群眾，世界大同了
，城市或許會千篇一律，缺乏個性，那個時候，擔心失去城
市記憶，才是杞人憂天。

家鄉的變化 陳文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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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公
特
別
看
重
女
孩
子
的
教
育
。
他
不
贊
成
﹁大
哥
﹂
（
我
們
稱
大
外
公
）
教
媽

媽
讀
詞
，
認
為
以
前
女
子
讀
詞
寫
詞
是
限
於
活
動
空
間
的
狹
小
而
不
得
不
為
之
，
現
代

女
子
應
該
開
朗
樂
觀
地
面
對
生
活
，
不
要
因
為
從
小
讀
詞
使
心
情
變
得
憂
鬱
了
。
媽
媽

一
直
感
謝
外
公
對
她
學
業
的
安
排
和
指
導
。
從
小
學
、
中
學
到
大
學
她
一
直
就
讀
的
是

最
好
的
正
規
新
式
學
校

—
師
大
女
附
小
、
師
大
女
附
中
、
南
開
大
學
。
高
二
時
她
瞞

着
家
裡
獨
自
去
考
南
開
大
學
預
科
，
錄
取
後
家
裡
其
他
大
人
都
不
放
心
她
單
獨
外
出
讀

書
，
只
有
外
公
鼓
勵
她

—
能
考
上
南
開
不
容
易
，
全
力
地
支
持
她
離
開
北
平
到
天
津

讀
書
。
幾
年
後
媽
媽
從
南
開
畢
業
想
去
美
國
留
學
，
學
成
後
回
來
教
書
，
看
重
學
問
的

外
公
又
很
讚
許
這
一
想
法
，
但
外
公
的
經
濟
能
力
是
無
法
供
應
她
去
美
國
的
，
只
能
退

而
求
其
次
，
變
賣
了
珍
藏
的
一
些
宋
版
古
書
，
讓
她
和
伯
郊
大
舅
（
名
文
坰
）
一
起
去

日
本
留
學
。
外
公
認
為
女
孩
子
做
學
問
，
還
是
讀
史
為
好
，
建
議
媽
媽
研
究
在
日
本
資

料
豐
富
的
明
末
清
初
史
。
在
過
了
語
言
關
之
後
，
媽
媽
考
入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院
讀
書
，
指
導
老
師
是
日
本
史
學
界
頗
有
威
望
的
羽
田
亨
，
也
是
外
公
的
日
本
朋

友
。
他
佩
服
外
公
的
淵
博
學
識
，
媽
媽
得
到
他
的
悉
心
指
導
。

媽
媽
在
大
學
讀
書
和
留
學
期
間
，
也
仍
是
外
公
在
外
忙
碌
之
時
，
他
曾
特
地
去
山

西
趙
城
廣
勝
寺
鑒
別
所
藏
《
金
藏
》
（
俗
稱
趙
城
藏
）
。
鑒
定
無
誤
之
後
，
又
在
周
邊

老
百
姓
家
加
以
收
集
，
得
五
千
七
百
餘
卷
。
後
與
廣
勝
寺
住
持
和
尚
訂
立
借
約
，
以
贈

送
該
寺
所
缺
的
《
磧
砂
藏
》
影
印
本
一
部
及
給
予
借
資
三
百
元
為
條

件
，
選
借
可
印
之
經
，
運
至
北
平
，
並
在
北
平
圖
書
館
展
出
，
供
世

人
觀
摩
。
然
後
，
外
公
和
葉
恭
綽
等
又
忙
着
選
擇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由
北
京
三
時
學
會
編
成
《
宋
藏
遺
珍
》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出
版
。
〔
參

見
柳
向
春
著
《
吳
興
徐
森
玉
先
生
年
表
》
，
《
徐
森
玉
文
集
》
（
上

海
博
物
館
編
）
第
一
九
一
至
一
九
二
頁
，
上
海
書
畫
出
版
社
二
○
一

一
年
版
〕﹁七

七
﹂
事
變
爆
發
，
媽
媽
和
大
舅
中
斷
了
在
日
本
的
研
究
生

學
業
，
媽
媽
後
考
入
上
海
海
關
任
職
。
一
九
三
九
年
她
與
已
在
愛
丁

堡
大
學
留
學
的
爸
爸
辛
笛
（
本
名
王
馨
迪
）
通
信
，
爸
爸
約
她
去
歐

洲
，
一
起
到
法
國
巴
黎
留
學
。
在
親
人
中
媽
媽
最
相
信
外
公
，
這
件

大
事
她
必
須
與
外
公
商
量
，
而
外
公
此
時
正
遠
在
安
順
、
昆
明
等
地

奔
走
，
為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
為
北
平
圖
書
館
安
置
善
本
古
書
等
事
而

忙
碌
，
並
摔
斷
了
股
骨
，
在
醫
院
躺
了
幾
個
月
之
後
，
已
在
恢
復
之

中
。
於
是
就
有
了
她
和
外
公
的
幾
次
通
信
，
這
些
外
公
的
來
信
有
幸

保
存
了
下
來
，
讓
我
們
更
了
解
外
公
的
那
顆
慈
父
之
心
。
在
現
存
的

十
通
信
函
中
，
有
五
通
談
及
與
赴
歐
留
學
相
關
事
宜
。
其
中
一
九
三

九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函
尤
為
具
體
，
得
知
媽
媽
想

去
歐
洲
與
爸
爸
一
同
求
學
之
事
，
外
公
思
考
了

一
夜
，
列
出
七
條
理
由
支
持
女
兒
的
決
定
：

一
見
外
公
對
媽
媽
性
格
的
了
解
：
﹁滬
事

非
但
與
汝
所
學
異
途
，
且
以
汝
之
不
屈
服
之
精

神
論
之
，
決
不
能
長
久
服
務
下
去
。
﹂

二
見
對
女
兒
終
身
大
事
的
看
重
：
﹁汝
披

沙
揀
金
有
年
，
得
一
王
馨
迪
自
非
尋
常
之
盲
從

者
可
比
（
余
聞
此
事
亦
深
慶
幸
）
。
﹂

三
見
他
對
未
來
女
婿
的
關
心
：
﹁若
令
王
馨
迪
提
前
歸
國
，
於

學
業
上
損
失
太
大
，
渠
既
將
為
我
家
婿
，
應
事
事
從
渠
之
方
面
着
想

。
﹂

四
見
他
對
經
濟
考
慮
的
周
全
：
﹁現
在
鎊
價
太
高
，
汝
赴
歐
之

費
用
是
一
大
問
題
，
唯
有
請
汝
三
叔
將
預
備
汝
之
婚
禮
費
移
作
此
用

，
余
意
即
稍
舉
債
成
就
此
舉
，
亦
覺
稱
心
，
惜
余
太
窮
，
不
能
加
以

援
助
也
。
﹂

五
見
他
對
一
切
世
俗
之
見
的
擯
棄
：
﹁將
來
汝
兩
人
學
成
歸
國

，
雙
雙
拜
見
汝
三
叔
，
其
榮
幸
當
過
於
排
場
之
婚
禮
十
倍
也
。
﹂

六
見
外
公
思
慮
細
到
對
着
裝
之
建
議
：
﹁中
國
女
子
衣
服
着
至

歐
洲
甚
為
雅
觀
，
與
男
子
不
同
，
汝
若
至
歐
，
不
必
另
製
服
裝
。
﹂

七
見
外
公
就
己
能
力
想
為
女
兒
出
力
：
﹁牛
津
大
學
已
聘
陳
寅

恪
為
教
授
，
聘
中
國
人
為
教
授
此
是
第
一
次
，
不
識
陳
往
就
否
，
余

即
作
函
詢
之
，
如
陳
赴
英
或
可
指
導
汝
若
干
事
也
。
﹂
這
些
看
法
今

日
讀
來
仍
讓
人
感
嘆
不
已
。

戰
爭
期
間
，
郵
路
不
夠
順
暢
，
滬
黔
信
件
途
中
需
多
日
往
來
，

外
公
因
未
接
到
回
信
在
八
月
十
二
日
又
馳
函
勸
慰
女
兒
：
﹁文
綺
知
悉
：
前
寄
各
信
諒

已
收
到
。
現
國
幣
慘
跌
，
汝
赴
英
或
有
阻
礙
（
因
久
不
接
信
遂
生
懸
想
如
此
）
，
亦
當

隨
遇
而
安
，
徐
圖
辦
法
，
萬
不
可
焦
急
，
至
要
至
要
。
惜
余
遠
在
數
千
里
外
無
法
為
汝

劃
策
也
。
﹂

外
公
考
慮
到
赴
歐
費
用
籌
措
不
易
，
也
想
為
女
兒
分
擔
一
些
，
八
月
十
九
日
又
去

函
：
﹁近
想
各
函
均
已
收
到
矣
。
法
幣
慘
跌
，
金
貨
大
漲
，
赴
歐
日
難
一
日
，
好
者
汝

志
已
決
，
或
可
打
破
重
障
礙
也
。
余
藏
漢
魏
石
經
三
百
餘
，
可
值
萬
元
，
惜
遠
在
北
平

，
鞭
長
莫
及
，
如
此
物
今
能
易
錢
，
當
全
數
給
汝
（
余
已
寫
信
託
人
）
。
﹂
媽
媽
得
知

這
一
決
定
，
立
刻
發
電
報
，
急
切
制
止
外
公
為
她
留
學
將
心
愛
之
物
出
售
。

確
如
外
公
所
說
，
爸
爸
因
歐
戰
硝
煙
瀰
漫
而
提
前
回
國
，
且
經
滬
回
天
津
奔
母
喪

。
媽
媽
當
然
也
無
法
去
歐
洲
讀
書
了
。
此
時
媽
媽
已
調
至
海
關
總
署
工
作
了
。
外
公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函
中
對
媽
媽
仍
有
提
醒
：
﹁文
綺
知
悉
：
余
赴
築
一
周
歸
來
後
，
讀
九
月

二
日
來
信
（
另
一
張
是
廿
八
日
寫
的
）
，
知
汝
已
調
總
署
工
作
，
治
學
讀
書
是
一
件
事

，
辦
事
又
是
一
件
事
，
不
要
混
而
為
一
，
自
不
覺
矛
盾
了
。
王
馨
迪
過
滬
當
已
晤
面
，

現
計
抵
津
矣
。
余
當
年
收
漢
魏
石
經
不
過
一
時
高
興
，
本
身
外
之
物
，
汝
看
得
太
認
真

了
。
歐
戰
起
後
，
此
種
交
易
當
然
罷
議
，
望
放
心
。
﹂
為
赴
歐
籌
措
經
費
，
父
女
倆
互

相
為
對
方
着
想
的
惦
念
到
此
才
畫
上
句
號
。

（
《
許
國
何
須
惜
此
身
》
五
之
二
）

平生風義不為錢 王聖思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根
據
滿
清
陞
官
圖
繪
製
的
現
代
遊
戲

（
資
料
圖
片
）

深
夜
坐
在
書
房
的
地
毯
上
，
翻
出
翠
園
（
彭
士
驎
校
長
）
的
一
些
來

信
和
照
片
，
於
是
她
的
音
容
笑
貌
不
斷
在
我
的
心
裡
縈
繞
，
想
起
的
都
是

她
那
口
湖
南
腔
的
話
。
她
教
我
很
多
為
人
處
世
之
道
，
老
說
話
到
唇
邊
要

留
三
分
，
不
要
說
得
太
盡
；
心
可
以
這
麼
想
，
但
話
可
不
要
這
麼
說
。
朋

友
的
情
誼
要
經
營
得
像
青
山
綠
水
，
細
水
長
流
。

我
就
納
悶
了
│
│
這
不
是
虛
偽
嗎
？
她
說
不
，
這
叫
用
詞
考
究
。
出

口
前
多
想
想
，
出
來
的
話
就
自
然
會
溫
柔
敦
厚
了
。

細
想
來
，
我
現
在
對
人
對
事
的
想
法
，
很
有
可
能
就
是
那
時
候
打
下

的
地
基
。
說
話
是
生
活
的
藝
術
。
明
白
了
這
道
理
，
從
容
即
轉
換
成
生
活

上
的
智
慧
，
並
在
我
的
人
生
路
上
起
着
引
導
作
用
。

彭
校
長
（
我
一
直
都
是
這
麼
稱
呼
她
的
。
她
曾
說
過
我
們
分
屬
﹁文

友
﹂
。
可
我
還
是
不
敢
把
她
當
成
﹁文
事
上
的
平
輩
朋
友
﹂
）
出
生
在
中

國
湖
南
長
沙
，
終
老
在
怡
保
。
鄉
愁
是
她
心
中
永
遠
飄
盪
不
停
息
的
柳
絮

。
那
一
代
人
，
少
時
背
井
離
鄉
，
雖
說
早
已
在
此
落
地
生
根
，
心
中
總
留

駐
着
許
多
故
人
舊
事
，
背
負
着
無
盡
的
文
化
鄉
愁
。

我
和
她
曾
有
過
幾
次
一
起
旅
行
的
機
緣
，
由
於
她
走
得

慢
，
我
倆
總
是
落
在
大
夥
兒
的
後
頭
。
這
時
她
就
會
流
露
出

些
許
歉
意
，
說
竟
成
了
我
的
負
擔
。
又
喃
喃
地
說
着
些
人
老

了
不
中
用
的
話
。
我
便
安
慰
她
說
，
走
得
慢
好
啊
，
這
樣
才

看
得
細
，
我
就
是
喜
歡
這
樣
。
她
卻
說
你
喜
歡
有
何
用
，
人

家
可
未
必
願
意
放
慢
步
履
呢
。
聽
在
耳
裡
，
感
覺
到
那
種
心

情
應
該
是
傷
感
的
。

記
得
有
一
次
在
台
北
，
我
們
同
房
。
夜
裡
靜
靜
地
聽
她

回
憶
在
長
沙
的
一
些
瑣
碎
往
事
，
還
說
到
逃
難
。
說
到
抗
戰

時
期
長
沙
的
那
一
場
大
火
災
，
那
時
她
還
是
個
中
學
生
，
學

校
撤
到
重
慶
，
她
們
一
批
流
亡
女
學
生

歷
盡
千
辛
萬
苦
才
趕
到
重
慶
。
然
而
學

校
又
撤
走
了

│
她
說
着
這
些
往
事
，

我
驚
愕
得
說
不
出
話
來

│
這
不
就
是

張
恨
水
小
說
《
紙
醉
金
迷
》
裡
的
情
節

嗎
⁈
真
是
難
以
置
信
啊
，
眼
前
人
竟
然

是
經
歷
過
這
段
歷
史
的
人
。
換
言
之
，

她
就
是
個
從
史
實
裡
真
實
走
出
來
的
人
！

然
而
彭
校
長
並
無
悲
戚
之
色
。
歷
史
從
她
的
身
後
隱
去

了
，
她
無
需
為
歷
史
負
載
，
只
在
生
命
的
顏
色
中
，
留
住
那

曾
經
有
過
的
心
靈
浸
潤

—
那
才
是
最
能
給
那
一
代
人
帶
來

溫
熙
的
慰
藉
。

是
的
，
那
一
代
。
不
是
我
們
這
一
代
。

就
因
為
此
，
我
特
別
喜
歡
跟
不
同
代
的
人
交
往
。
他
們

的
故
事
，
說
起
來
像
前
朝
的
情
事
，
幽
幽
地
帶
着
一
種
傷
感

度
進
入
到
你
的
神
經
中
樞
，
但
是
卻
來
去
自
如
…
…
聽
故
事

嘛
，
也
像
讀
文
學
作
品
一
樣
，
感
受
是
各
有
領
會
。
可
也
最

切
實
際
，
旁
的
都
不
重
要
。

然
而
，
不
同
代
的
人
往
往
是
會
先
你
而
去
的
，
這
幾
乎
也
是
宿
命
。

忘
年
之
交
的
離
去
，
最
為
我
的
心
境
帶
來
愁
雲
慘
霧
。

書
房
牆
上
的
那
幅
字
，
是
彭
校
長
的
墨
寶
。
宣
紙
略
微
透
着
點
紫
色

，
字
體
典
雅
而
細
膩
，
而
那
筆
下
的
功
力
，
一
眼
看
上
去
，
便
覺
得
是
潛

藏
含
蓄
的
，
那
是
一
種
自
覺
性
很
高
的
收
攏
│
│
就
像
她
的
人
，
凡
事
留

三
分
。
這
幅
字
，
只
要
我
在
書
房
裡
，
抬
眼
便
可
見
。
如
今
悼
念
的
心
情

早
沒
有
了
，
倒
是
經
常
想
起
她
。
想
起
她
的
文
化
鄉
愁
。
她
是
公
認
的
才

女
，
琴
棋
書
畫
是
她
此
生
修
煉
的
正
果
，
文
化
造
詣
深
自
當
不
在
話
下
。

而
鄉
愁
，
那
才
是
她
心
田
深
處
的
老
根
。
談
吃
是
鄉
愁
的
一
種
。
因
此
我

最
常
聽
到
的
是
談
她
家
鄉
的
各
種
吃
食
：
怎
麼
烹
，
怎
麼
調
，
談
得
津
津

有
味
。
其
實
她
並
不
真
的
有
那
麼
饞
。
談
吃
，
重
要
的
並
不
是
吃
，
那
是

一
種
味
道
│
│
叫
鄉
愁
。

有種味道叫鄉愁 李憶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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